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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遗失由湖南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票号：9317366，票据金

额：15000元，声明作废。

▲王海军遗失警官证和钢质警号一枚，编

号:4308265，声明作废。

有人说酸甜苦辣咸五味当中，湖南
人独爱辣，此话不假。湖南菜油足盐重、
浓滋厚味，尤为嗜辣。湖南人无辣不欢，
有辣万事足。

1998年我们组团到江浙沪旅行，知
道彼处饮食清淡，故而在长沙上飞机前
特意让餐馆炒了份豆豉辣椒，多情的辣
椒随我们一路远游。果不其然，江浙沪
凡食必加糖，早餐尚可将就，午餐、晚餐
以糖下饭，粒粒如梗在喉、难以下咽。带
来的两大盒辣椒两天就吃完了，剩下的
日子干巴巴地过，海鲜摆满桌，手板大
的螃蟹没人动筷子，口里淡出鸟来，就
是无法下饭，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十
天行程饿了八天肚子，回到湖南，闻到
辣味都是香的，美滋滋吃了顿辣椒，全
身每个毛孔里都写满了惬意。

2019年我到广西，在广西民族学院
里闲逛，想尝尝当地的烤翅。服务员态
度很好，听我们口音是湖南的，特意问
加不加辣，微辣特辣还是超辣？我们选
了超辣，服务员把鸡翅递给我们，目不
转睛看着我们把鸡翅啃完，好奇地问我
们“辣不辣？”我们回答：“还好，不算
辣。”服务员满脸不可思议，“这还不辣？
闻着味儿就把我熏晕了！”

上海菜喜甜，多加糖，广西菜爱酸，
喜加醋，而湘菜曰“吾道一以贯之，惟辣
也！”妹妹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广东工作，
忙碌半生，临到退休才下厨，问我怎样
炒菜。我回答说：“炒菜很简单，油烧滚，

下菜爆炒，加盐加辣椒，焖熟就行！”湖
南菜确实如此，只要油盐辣椒到位，菜
的口味不会差。

我们这一代酷爱辣椒，或许跟我们
的生活经历有关。辣椒现在仅仅只是调
味品，而在我们小时候，辣椒却是整个
冬天的菜。

那时候，家里可以没有家具，可以家
徒四壁，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少不了。
每年冬天，万物凋零，无菜可摘的时候，
只有吃坛子莱。盐菜、榨菜、酸菜、泡菜，
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辣椒更是瓦罐里
的主力军，剁辣椒、酸辣椒、腌辣椒、干辣
椒，辣椒粉、辣椒酱、辣椒豆豉。这些坛子
菜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盐防腐，靠辣
提味。没菜下饭的时候，从坛子里掏几根
酸辣椒，或者弄一勺剁辣椒，三下五去
二，稀里哗啦就把饭干下去了。

湖南可以辣椒炒天下，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地上跑的，没什么东西是辣
椒不可以炒的。甚至还可以辣椒炒辣

椒，用辣椒单独做菜。辣椒切碎加油爆
炒，放几粒豆豉，油香辣香随风飘扬，一
家炒此菜，十家打喷嚏，这是湖南名菜
豆豉辣椒。如果连豆豉都没有，可以把
青椒放草木灰里煨熟，取出放擂钵里，
加盐加猪油擂烂捣碎，这叫擂辣椒，口
感细腻，咸辣之味充斥口腔，足以刺激
舌苔上的神经细胞。

一顿辣椒下去，吃得红光满面，满头
大汗，湖南人便操起天下人的心来：那些
没有辣椒的地方，那些不吃辣椒的人，他
们该怎么过啊？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儿
离不开空气，湖南人也离不开辣椒，无法
想象没有辣椒的人该怎么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惯了辣椒的
湖南人性子泼辣，作风剽悍。我到洪江
古商城，听到古商城里流传的一句老
话：“贵州佬的顶子，江西佬的银子，宝
古佬的锤子”。洪江古时是西南要塞，商
埠云集，富庶繁华，号称“小南京”，全国
各地来此谋生的人很多。贵州人善做
官，所以有红顶子，江西人会经商，有白
花花的银子。宝庆是古邵阳的雅称，宝
古佬戏指邵阳人，锤子是拳头的土话。
宝庆人耿直敢打架，一言不合，生死相
拼。路见不平辄拔拳相向，不畏权，不怕
钱，不受欺辱，湖南（邵阳）人愣是赤手
空拳打出了江湖名气。

形容湖南菜只须一个字，辣！形容
湖南人也只须一个字，辣！菜辣人也辣，
风风火火走天下！

辣
黄光军

过年还早，街上已随处可闻到熏猪血丸
子的烟味了。

猪血丸子，又称血粑。老家一带，“丸子”
读音“圆子”，大概是寓意团圆吧。

农家人很淳朴，无论哪家办喜事，全村
人都会主动来帮忙。事后，有“散茶”的习俗。

“散茶”，即将收到的米花掰成小块，把煮熟
的猪血丸子切成小片，挨家挨户地送。

我有三个姑姑。每次办完喜事后，“散
茶”这等好事我都全程参与。客去人散，家人
开始准备“散茶”。“散茶”用的猪血丸子要煮
熟，两端尖尖的部分要切掉。

烧火是我的拿手活。我使劲往灶膛里放
柴，为的是让猪血丸子快点熟。锅里的水开
了，咕咚咕咚地响。我肚子也咕咚咕咚响，丸
子仿佛在我肚子里翻滚。香气从木锅盖的缝
隙里溢出，不断地撩拨着我。我口水开始多
了起来，不时揭开锅盖，用筷子去戳猪血丸
子。丸子终于失去了血色，熟了。

父亲有四兄弟，是家中老大，主刀自然
是他的事。我堂亲兄妹多，切丸子时，砧板前
围得水泄不通。父亲叫我们别急，排好队。口
水流了一地，总算轮到我。我接过丸子，放到
鼻前，深吸一口气，然后，用牙齿尖尖轻轻沾
一点丸子，再用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想让
每个味蕾都品到丸子的味道。

那年代，自家吃的丸子放不起猪血和猪
肉，只将水豆腐沥干，和些辣椒，多加点盐，
放在桶里，用手抓碎罢了。母亲为了让丸子
更有味，和了些切碎的陈皮。严格地讲，那不
叫猪血丸子，应该叫豆腐丸子。

只要家里准备做丸子了，我便早早地从
后山采来松针，铺在灰筛里。晚上，煤油灯
下，父亲撸起袖子，双手插进冰冷的桶里，使
劲地搅，使劲地捏。看到父亲手上沾满了豆
腐浆，我主动提出帮忙搅豆腐，为的是有舔
手指上豆腐浆的机会。父亲很爽快，其实，我
心里的算盘，他早猜到了。

做完，将灰筛吊在土灶上，上面盖一层
不知从哪弄来的旧报纸。秕谷是熏丸子的
好料。为了防止熏丸子起火，父母安排我守
在家里。我非常乐意！只要他们一出门，我
便掀开旧报纸，瞅着那黑里带着黄、黄里又
带着白的丸子，动了歪心思。怎么办？捏！先
伸出食指，按了按丸子，好有弹性。接着，再
伸出拇指，两个指尖掐了掐，轻轻一捏，一
坨很小很小的、带着烟草香的、咸咸的丸子
就到了嘴里。

过了几天，母亲掀开旧报纸，看看丸子
熏得怎么样了。看着丸子上的小缺口，嘴里
嘀咕着：该死的老鼠！我偷偷地笑。现在想
起，母亲应该知道是我偷吃了。

我读高中那些年，经济压力大，父母去
了深圳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妹妹。为了省车
费和多挣些钱，他们不回家过年。我们和往
常一样，熏腊肉，蒸甜酒，打糍粑，做猪血丸
子。那些年，我总将猪血丸子做得圆圆的。熏
好后，托乡人带给父母。

今年下半年，我离开了洞口，到邵阳县
工作。吃饭时，常想起家乡猪血丸子的味道。
前些天，母亲托乡人带来了一些。

吃着母亲捎来的猪血丸子，乡愁渐渐涌
上心头。

猪血丸子
张华龙

秋思
李昊天摄

悄无声息
一朵朵并不灿烂的枇

杷花
含羞藏在枝叶间
嗅觉灵敏的人
才能感知缕缕微香

偏偏去得快
枯草间散落的粉黛
好留恋枝头

那一朵朵绿枇杷

待到春三月
满树枇杷黄熟
品尝甜香的果实品尝甜香的果实
细心的人也许会想起细心的人也许会想起
这些凋谢在初冬这些凋谢在初冬
低调的花朵低调的花朵

冬天的花儿（组诗）
张声仁

枇杷花落

梅花开

血脉张
虬枝直指天穹
院子里不起眼的老梅树
被冰雪唤醒了斗志
枝条上
星星点点的花蕾
迎风绽放

红梅花儿开
娇艳不亚于春天里的桃花
颜如玉的白梅
想在颜值上与飞雪
争个高下

阵阵幽香随风飘散
梅花的魂魄
在游走
这些纯粹的香
一路笑谈冬天里的
青春故事

残菊

只剩下孤零零的茎干
傲霜的菊花
耷拉着

残菊
不知怎么说你才好
这么倔
已经是冬天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还要立在还要立在
冰冷的风中冰冷的风中


